
開放文學  -- 諷刺警世  -- 獅子吼
第四回  孫念祖提倡自治　狄必攘比試體操

　　話說眾人一齊趕到海邊，只聽得汽笛一聲，一團黑煙滾滾向東北而去，船已離岸數里了。念祖等佇望了半點鍾，那船便漸漸不

見了。大家只得回轉學堂，無精無彩的過了數日。學堂總理孫名揚，即將漢文教習史中庸代理總教習一席。那人性情平和，但是學

問見識遠不及文明種，自己曉得這一班學生久經文明種抬高，壓制是一定不行的。又沒有新奇學說，可以訓教他們，也就於學堂事

務不大注意，空領虛街了。這些學生，自經文明種鼓勵之後，志氣陡增了百倍，人人以國民自命，那些教習少有在他們眼中。自由

太過，少不得有些流弊，舍監教習事事忍讓，積久成驕，謹守法度的固多，跳出範圍的也不少。　　舍監稍為加以約束，即說是壓

制，說要革命，相約退學，經念祖等排解了多次。有一天，輿地教習某在講堂上教授地文學，講錯了一個題目，那些學生便大哄起

來，羞得那教習面紅耳熱，告知孫名揚，將某某四生記大過一次。同班的學生不服，都到孫名揚處請假。孫名揚無可奈何，把那記

過簿註銷，才得無事。

　　那一位輿地教習下不去，只得辭館他往。這一回愈長了學生的氣燄。但是學生雖然如此，毀傷名譽的事，倒也稀少。

　　後來新到了附學的十餘名學生，都是從內地來的，把那野蠻氣習都帶來了。學堂的制服，出外不肯穿戴。要穿那內地的衣服，

又不整齊。幅子歪歪的戴著，鞋子橫橫的拖起，衣衫長短不一，鈕子一半是不結的。背後拖一條豬尾，左右亂掉。不管民權村的警

察章程，不是在街中喧笑亂走，即是在茶樓酒館，痛飲狂呼。或在館中出入，不守時限。上了講堂，這十餘人的咳嗽聲，咦唾聲，

走動聲，相連並作，大家甚是厭聽。其他敗壞規則的事情，他們沒有不做出來的。念祖等婉言相勸，倒說是他們的自由權，別人干

涉不得。和全學堂的人也不知衝突了好多回，脾氣一點都不改變。舍監向他們勸說，也全不放在意下，一切只管率著他們的本性行

為就是了。兩三個月後，本地的人民也相識了一些，每要休假日，便成群結隊的出去了。

　　民權村的風氣全與內地不同，男女可以交相往來，本為交通社會、講求學問起見。不料這一班人借此便尋花問柳，男學生全不

交接，女學生卻喜歡接待幾個。無奈各女學生不堪他們輕薄之態，沒有一個敢與他們相交的，真是弄得無味得很。內中有一個名叫

楊柳青，在公園亭子內獨自一個閒坐，忽然遠遠來了一個女佳人，生得不長不短，年約十五六歲，學生裝束，也只一個人，相貌中

人以上，雖然不及那西施、王嬙，也足令人醉心了。楊柳青等他近了亭子面前，便向他脫帽鞠躬為禮。

　　那女子見他也是一個學生，便進來與他相談。楊柳青將那女子的家世學堂問了，到了第四日，便修書一封，由郵政局寄給民權

村公立女學校，信面寫：「錢小姐惠姑親啟。由民權村公立中學堂寄宿舍十八號楊肅緘。」不知這女學校的章程，凡外人寄給學生

的信，必先由監督閱過。監督拆開一看，乃是一封求婚書，即傳那女生來前，將信交與她看，責備她道：「自由結婚，文明各國雖

有此例，但在我這學堂裡，尚不能實行，尚不能任你自由，東洋的風俗，不比西洋，這事如果傳出去，我這學堂的名譽，豈不就因

你一個人而掃地了嗎？當初本村開女學堂的時候，那些頑固黨早說立了女學堂，必要做出傷風敗俗的事來。創辦人不知費了多少的

周折，才能把學校辦成，支持到今日。現在雖說風氣比從前開了一點，社會上到底還是反對的人居多數。平日無風尚要生波，何況

有了這些話柄呢？能禁他們不借此推翻學校嗎？」監督說了這一篇話，那女子哭道：「當時我以為和那人談談話也是交際的常事，

那知那廝竟懷了這種意思呢？不要監督責我，我也沒有面目在世了！」說罷將信片片的扯碎，拿起一把裁紙刀就向咽喉刺去。監督

慌了，忙上前按住，所幸刺的不深。那女生還是要尋死，監督命多人看守她，百方解勸，一面寫信將情形知會孫名揚。孫名揚將楊

柳青傳來，申斥了一番，立刻逐出堂外。同堂的學生知道此事，也要找楊柳青說話，楊柳青早已聞風跑了。同來的那些學生後來也

逐漸的退了學。

　　那時眾人才曉得專任自由，必生出事故來。念祖因說道：

　　「『自由』二字，是有界限的，沒有界限，即是罪惡。於今的人醉心自由，都說一有服從性質，即是奴隸了。不知勢利是不可

服從的，法律是一定要服從的。法律也不服從，社會上必定受他的擾害，又何能救國呢？依愚的意見，總要共立一個自治會，分擬

一個自治章程，大家遵守自己所立的法律，他日方能擔當國家的大事。」眾人齊聲答道：「是！」即有幾個不願意的，也不敢作

聲。大家便公舉了念祖起草。不數日章程做好了，眾人都承認。按照會章，有總理一員，書記二員，會計一員，稽查二員，彈正四

員，代議士十人舉一人。總理員對於全體的會員，有表率理督之責任。書記員承總理之命，掌一切文件信札，會計員掌會中經費之

出入。稽查員考察會員之行為，告知彈正員，彈正員遇會員有不法事情，糾正其非，報告總理員。罪有三等：一當面規勸，二記

過，三除名。開起會來，會員皆坐；彈正員在旁站立，整肅會規。代議士修改會章，及提議各事。各代議士又公舉一人做議長。總

理不盡其職，代議士當會員彈劾其罪。如經多數會員承認，即命退職。代議士若是舞弊及犯會中條規，也歸彈正會治罪，但不受總

理意志的束縛。其餘的詳細章程，不及備數了。念祖被舉為總理，必攘被舉為彈正員，繩祖被舉為議長。自是聚英館的自治事業，

辦得井井有條，大家囂張之氣，一掃而絕，不在話下。

　　且說自文明種離開民權村後，那中國的情形，越發不好。

　　惟民權村處在海外，尚不見得。有一天，念祖同著繩祖、必攘等七八人在海邊遊玩，忽來一個遊學先生，頭戴一頂破帽，身穿

一件七補八補的衣服，手拿一把破爛的傘，好像是三閭大夫愁吟澤畔的模樣。這人向念祖等施禮，念祖問他的來歷。起初時言詞很

是支吾，後經念祖層層盤問，才將他的來歷說明。原來他有一伙同志，在南方八省謀設獨立軍，不料事機敗露，為兩湖總督江支棟

所捕，同志被害者二十餘人。他一人九死一生，由湖南逃到香港，由香港逃到此間，身無一文，沿途乞食，才得存活。念祖等忙起

身道：「原來是一位志士，失敬了！」當時代他尋了一個客棧，又集了七八十元洋錢，打發他往日本去了。念祖不覺歎氣道：「我

不知道江支棟什麼心腸！殺自己的同族來媚異種。」必攘道：「於今天下的人都是江支棟一流，罵也無益。我們惟有注重體操，練

好身體，好為同胞報仇。」

　　念祖道：「是的。即煩你起一個練操的章程吧！」必攘把章程擬好了，當眾念道：

　　一、於本學堂每周（七日為一周）原有五點鍾體操之外，再加體操課五點鍾。

　　二、於每禮拜三禮拜六兩日開軍事講習會，各以兩點鍾為度。

　　三、於禮拜日將全堂編成軍隊，至野外演習，公舉一人指揮。

　　四、每年開運動會兩次，嚴定賞罰，以示勸懲。

　　五、非入病院者，每日體操和軍事講習、野外操演等，皆不准請假。

　　六、教習及指揮人的命令皆宜遵守。

　　七、章程有不妥之處，可以隨時改良。

　　八、有違犯章程者，眾皆視為公敵。

　　必攘念完說道：「諸君有意見的，請上台演說。以為然的，請各舉手。」舉手者居多數。即議定由下禮拜起實行。將章程呈與

孫名揚、史中庸閱過，均無異言。從此聚英館的尚武精神，又越發振作起來了。這些也按下不表。

　　且說民權村每屆三年，舉行大運動會一次。十月既到，已屆本年會期。便在公園之左，划出一個大體操場，周圍有了二里多

路。外用五色布做圍牆。四方開門，門口交插龍旗。圍牆內張了多少的彩棚，當中一個是運動會裡各項職員的坐處。左邊一個擺著

自鳴鍾、時辰表、呂宋煙、皮靴、緞絹等件。右邊一個是軍樂亭，共有三十多個人奏樂。其餘兩邊的許多棚子，都是來客的坐席。

來客先期買了入場票，沒買票的，只可站在圍牆外面看。上午八點鍾開場，各學堂的學生，體育會的會員，都絡繹而至，共有八百



多個。聚英館的同人，早編成了一個中隊，一路行來，步伐整齊，儼然節制之師，不比其他的團體，散漫無章。運動員到齊了以

後，各按指定的方位，如牆鵠立。

　　來的客有乘馬車的，也有坐人力車的，也有步行來的，都持票進了圍場，共約數百。在圍外站著的約有千餘人，內中婦女也不

少。除掉穿本國服式的以外，也有扮西洋裝的。其中又有幾個日本婦人，所以東洋裝也有在裡面。一時旗幟飄揚，冠履交錯，講不

盡的熱鬧！過了三十分鐘後，傳令開操，軍樂大作。

　　先習徒手體操，後習兵式體操。器械體操，危險體操，相繼並習。下午競走，由十人一排競走，以至超越障礙物件競走、相

撲、擊劍各事，都依次並作。只見人人奮勇，個個爭先，好容易才分出高下。就中惟有必攘超群拔萃，各人所不能及。次之便是肖

祖。危險體操之中，有天橋一項，高約二丈，長三丈餘，以鐵條作梯，削立如壁。走上去的人，兩手插腰，手不扶梯，挺身直上。

走過橋後，從那頭下來，少有不膽戰心驚的。必攘飛身而上，仍飛身而下，一連三回，最後從橋上跳下，面色絲毫不改。又把兩根

竹竿牽著一條繩子，約有八尺多高，必攘一躍而過，兩旁拍手不絕。有一個大漢要和必攘相撲，必攘仰看其人，約高六尺，兩臂如

碗粗，陡向必攘撲來。必攘賣一個虛勢，把他的左足一鉤，其人早已撲地，看者哈哈大笑。那人翻起身來，又要和必攘擊劍。兩人

於是都用鐵面具蓋面，兩膀及兩脅緊縛竹片，另用極厚的竹板做劍，兩兩對擊。不及數合，那人又敗下去。接連有五個人來和必攘

較武，都是必攘得勝，拍掌的拍個不了。時候已到了四點鍾，將要收場，預備頒分賞物，大放煙火。

　　只見東邊客棚內走出一位佳人來，不慌不忙的高聲叫道：

　　「且慢且慢。」眾視其人，乃是繩祖之妹女鍾，年方二八。身穿灰色大呢外套，頭戴鴕羽為飾的冠。生得明眸皓齒，雖不擦脂

抹粉，卻有天然的姿色，楚楚動人。走到場中，向幹事行了一禮，說道：「咱們民權村素來有名的大運動會，也開了好幾次，從沒

有見過外村的人在各種比賽上取過第一的。這回被狄君得了頭彩，俺民權村的名譽從此掃地了。儂雖女流之輩，也不願意有此虧損

名譽的事。今日各項武藝都已比過了，只沒有競馬，列位如不以女鍾不才，情願與狄君競馬一回。」眾人歡呼道：「妙極！妙極！

看娘子軍替咱們民權村出一口子氣。」

　　說時早有人牽出兩匹馬來，一匹是淡黃色，一匹是白色，俱是很好的駿馬，從西洋買來的。必攘看此兩馬，有五尺多高，又沒

有腳凳，便擇那淡黃色的騎上。女鍾手不扶馬，縱身一躍，便坐上去了。把口韁綯一縱，出了圍外，向村北馳去，兜了一個圈子，

再從村外跑到原所，約有十里。初時必攘之馬在前，將到圍場，女鍾將鞭一揮，那馬電閃一般，早突過必攘的馬。

　　及到旗馬，下了馬，兩人都神色不變，氣不亂喘。四面喝采之聲，恍如雷動。座中的女人，都將手帕亂揚。幹事忙將貴重的物

件分賞了二人，其餘的人也依次受了賞。諸事既畢，軍樂又復大作。有一物直上雲霄，霹靂一聲，如萬道金蛇，分射空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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